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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里的“说书匠”
“老薛， 来一段， 就说肖飞

买药那段……”
“不的 ， 老薛 ， 别听他的 ，

来岳飞大破朱仙镇那段儿， 薛刚
反唐也行啊……”

“老薛……就来肖飞买药！”
这时候， 几束耀眼的矿灯光

照在掌子面黑暗的角落里， 一位
年过半百的矿工身上。 只见他不
慌不忙站起身， 立刻传出略带些
山东味儿、 说话有点儿大舌头的
声音：“故事发生在1942年， 在通
往县城的大道上， 飞过来一辆自
行车，车上坐着一个小伙子。这小
伙子，看起来能有二十多岁儿，长
的是细高条挑儿大个儿， 往脸上
看：重眉毛，大眼睛……”

十多年前 ， 我在煤矿采煤 。
这是当时在黑咕隆咚的掌子面，
采煤间歇之余， 几乎天天要上演
的镜头。 这位说评书的矿工就是
我们掌子面的老薛， 我们大家都
称他 “说书匠”。

老薛在我们掌子面是采煤时
间最长， 资格最老的一位矿工。

大家都很尊重他不仅仅是以上两
个方面， 而是因为他会说评书。
《杨家将》 《说岳全传》 《薛刚
反唐 》 《三侠五义 》 《烈火金
刚》 《燕子李三》 等等， 这些古
代 、 现代评书他都说的滚瓜烂
熟、 生动有趣， 丝毫不次于收音

机里的评书联播节目。
老薛真名叫薛少武， 老家在

山东。 他19岁那年， 有一位流浪
的民间说书艺人， 在他所在的小
山村夜间连着说了半个月的 《烈
火金刚》。 他一场没落， 听入迷
了。 执拗地要拜说书艺人为师，

可是人家因为他说话有点大舌头
就没有收他。 于是他就对说书艺
人软磨硬泡， 结果当天把说书艺
人吓跑了。 为此， 村里好多人或
明或暗地讽刺挖苦他 ， 无奈之
下， 薛少武负气离开家乡， 辗转
来到东北矿山落住了脚， 成了一
位采煤工人。 后来成了家， 有了
孩子， 在矿山扎下了根儿。

可是薛少武的说书梦依然在
做着。 他不抽烟不喝酒， 也不会
跳舞打麻将。 爱人每个月给他的
零花钱都买了评书。 起初在自家
拿着书对着镜子说给自己听， 后
来说给爱人孩子听， 再后来茶余
饭后 ， 邻居们坐在大门前聊天
时， 他说给大家听。 虽然他说话
有点儿大舌头， 但是大家都能听
明白。 每逢大家坐在一起感到无
聊时， 就让薛少武来一段。 他也
不客气， 评书台词几乎都背下来
了， 张口就来……这一切给了薛
少武莫大的自信。

有一年春节前夕， 煤矿举办
新春联欢会。 每个采煤队都要出

节目。 大家平时也没有什么唱歌
跳舞以及乐器等业余爱好， 忽然
有人提议让薛少武去表演评书。
薛少武起初还不肯， 采煤队长恐
吓他： “如果不去表演就扣你半
个月奖金！” 薛少武只好上了台，
说了一段 《肖飞买药》， 结果赢
得了满堂彩。

从此后， 薛少武说评书在全
矿出了名。 除了每年煤矿举办各
种联欢会邀请他说书以外， 在班
前班后、 掌子面放炮、 停电等空
闲时间。 只要大家有求于他， 他
必定绘声绘色说上一段。 大家的
神经被薛少武评书里的人物命运
和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身上的疲惫和心中的不顺也就烟
消云散了。 好多矿工还从薛少武
的评书中了解和学到了许多历
史、 地理知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薛少武
变成了老薛， 但是在掌子面， 他
那带着山东味儿、 有点大舌头的
评书依旧延续着， 直到他两年前
光荣退休离开掌子面。

□周脉明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串门那点事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赵同胜

串门当是一景， 城乡大有不
同。 当然， 我说的是曾经， 抑或
曾经的曾经。

城里人是不咋串门的， 除非
事到临头， 非串不可。 否则， 多
是紧闭门户， 各过各的日子， 很
有点老死不相往来， 你不搭我，
我也不理你的意思。 不串门， 说
是免得生是非， 怕招人膈应。 你
这么想， 他也这么想， 慢慢的就
成了气候， 成了习惯， 成了城里
人的惯常思维。

乡下的娘来城里小住， 只两
天的工夫， 就心慌不安， 坐卧不
宁了。 娘说， 这城里人不串门，
人情薄得像纸， 活活地能把人憋
死。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 掰开了
揉碎了好一通磨牙， 娘就认自己
的老理儿 ， 抬脚就又回到了乡
下。 再请， 娘说啥也不来了， 一
个劲数落城里活像个大闷罐， 空
气差也就算了， 人气更差， 可不
如乡下自在。

乡下是崇尚串门的， 这和城
市有着很大的不同。 思忖个中因
由，应该和建筑的格局有关，城里
钢筋水泥堆起的楼丛，冰冷坚硬，
少了温度，而乡下的柴门小院，来
去自如，多了些许方便。 其实，这
不过我的臆断和猜测。 乡下串门
的内核，更像一种乡情记忆，一种
民俗传承，往深里说，应该也能归
到文化的范畴了吧。

北方人一般是睡大炕的 ，那
大炕绝对是串门最鲜活的道具，
尤其是冬日，屋外滴水成冰，寒气
逼人， 屋内却欢声笑语， 其乐融

融。串门的人和主家团坐在炕上，
恣意享受着温暖， 唠嗑———成了
既古老又现代的休闲娱乐方式。

男人们说桑麻农事， 道人生
百味， 从古到今， 乡闻俚趣， 聊
得热火朝天， 兴味盎然。 满屋子
飘散着呛人的旱烟味道 。 那味
道， 更像是一种黏合剂， 少了，
就失了语境， 没了气氛。

女人们虽矜持， 但也有放浪
形骸的时候。 常说， 三个女人一
台戏， 更何况， 通常炕上何止是
三个女人， 生旦净末丑， 应有尽
有。 于是， 家长里短也就有了撩
人的滋味， 这个俊， 那个丑， 这
个屁股大， 那个胸部圆。 总免不
了一通哄堂大笑。 当然， 也有惹
是非的时候 ， 说的话被传了出
去， 不定妨碍了谁， 就会起口舌
之争， 俨然成了乡下一景。 但更
多的还是感情融合之下的邻里和

睦占了绝对的上风。
此时的乡下， 年轻人大多出

外打工， 平日里， 村子里少了生
机， 串门依旧是老年人的日子 ，
很像是乡下唱大戏时， 台下一片
“霜花” 的景致。 年轻人也只有
过年时才走走串串， 但已经不在
炕上盘腿聊天了， 而是移到了牌
桌上和酒桌上， 乡下与城里似乎
已别无二致。

城乡渐趋大同， 乡下串门也
在时光的晕染中渐成模糊的符
号， 只有像娘一样耄耋的老人还
在苦苦坚守 。 但从他们的眼光
里 ， 只看到了浑浊和隐藏的孤
独； 瞅着他们的背影， 不免发出
一声长长的叹息。 指不定哪天，
乡下也会像城里一样， 串门的足
印被尘封在记忆里， 成为遗存，
所谓的文化也就断了根脉 ， 想
想， 还有那么点心酸呢。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说起李商隐 （义山）， 好像
稍微识得几个字的人， 张口就能
吟诵出他的一些名句来。 譬如，
“夕 阳 无 限 好 ， 只 是 近 黄 昏 ”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
始干” 等等。 没错， 正是这位晚
唐时期的诗歌巨匠， 给国粹唐诗
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然而， 在美
诗与美名的背后， 又站着一个怎
样的李商隐？ 诗歌可以 “无题”，
人生必须 “有解” ———我们不妨
翻开作家张诗群的新著 《锦瑟华
年是情痴———李商隐诗传》， 去
探幽， 去寻 “秘”， 去感受———

简而言之， 作家以清新雅致
的笔调， 清丽唯美的文字， 为我
们描述了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那
坎坷相伴且忧郁盈心的一生， 同
时， 对其在不同人生阶段里的诗
作， 尤其是 “无题诗”， 予以解
谜式辨析赏读， 引领读者穿越千
余年时光， 一起去深入感受那颗
浪漫多情而又悲愁难寄的诗心。

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
国泰民安或战乱频仍， 蓬窗陋室
或豪门华厦， 落地生根， 命由天
定。 李义山当然也不例外。 但唐
朝， 本就是一个奇异的时代。 盛
唐自不必言， 中唐暂也不论， 纵
是繁华难掩虚萎的晚唐， 其倾颓
的身姿， 凋残的背影， 终亦因了
命运多舛、 忧伤难拂的李商隐，
以及他扑朔迷离、 直入心魂的一
首首 《无题》 诗而幽寂地闪烁着
绮绚的光辉。

义山是一个谜。 被误读、被曲
解、被猜度冷落、被讥嘲怨憎，都
是他生命的常态。不是没有抗争，
不是没有挣扎， 然而， 因了误陷
“牛李党争”的漩涡，因了“树欲静
而风不止”，义山的种种努力最终
都化成了无法言说的惘然记忆。
毕竟，晚唐虽是风雨飘摇，若一棵

枝枯根朽、千疮百孔的老树，但终
究形高影大， 义山这只小小的时
代的蝼蚁，或曰蚍蜉，除了望“树”
兴叹，又如何撼得动分毫？ 况且，
那老树自始至终被一批势强业
大、位高禄厚的“苍鹰”与“枭鸟”
所占有，所守护，就像丧家犬守着
一根腐烂的无肉的断骨。 进无可
进，退无可退，红尘十丈，惟我彷
徨———义山只能转而求诸内心 ，
把一腔炽情一怀愁绪付与纸笔，
诉相思，表衷情，隐晦还曲折，无
题胜有题。

“有些文字，要等到岁月堆叠
到一定程度才能看懂 ； 有些事
情 ， 要等到生命有了一定厚度
才可以厘清。 ”张诗群如是感言。
是的， 读李义山不仅需要岁月的
积淀，更需要思想的广博与厚重，
目光的澄明与穿透力。 如果说，
诗仙李太白是纵酒放歌抒豪情，
诗圣杜子美是心沉情郁忧社稷，
那么， 末世才俊李义山则是 “虚
负凌云万丈才 ， 一生襟袍未曾
开”， 令后世读者循着他悬念连
迭类转蓬的人生轨迹， 去细品那
一路散溢的幽若兰馨的诗歌的芬
芳———荥阳、洛阳、长安、兰台、永
乐、 桂州、 东川……直至锦瑟无
端， 情无凭依！

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李
商隐。 纵览全书， 作家能独辟蹊
径， “滤去感性泛滥的浮沫， 于
精美中现出理性思辨的光芒 ”，
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义
山 ， 尤显可贵 。 莫问义山与谁
“心有灵犀一点通”， 莫论义山缘
何 “直道相思了无益”， 只要您
沿着作家潜心铺就的幽幽小径，
漫溯流光， 感受到了诗人的 “碧
海青天夜夜心 ”， 你自会觉出 ，
即便是忧伤的叹息， 义山也是那
样的逸群绝伦， 牵心扯肺！

□刘敬

细品诗歌的芬芳
———读 《李商隐诗传》


